Modernism , Catholic 天主教現代主義 羅馬天主教的現代主義，是描寫始自十九世紀末，而延至本世紀的一個鬆散的學術運動。當時有一班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，企圖把傳統天主教所了解的教義，與現代世界的思想和知識之間的鴻溝拉近。自從反改教運動起，天主教會愈來愈傾向按經院哲學的體系來解釋教義，使它看起來像一套極其合邏輯、密不透風的體系。但這樣一來，教義變成了死板，也過分權威的東西，引起許多學者反對。他們認為教廷對許多問題都故意忽略，像聖經在歷史中的起源問題、教義的發展（Development of Doctr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57,Name=Development of Doctrine}）*、教會的自我了解，和宗教與科學（Sc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59,Name=Science and Theology}）*的關係等。他們發出的問題太多了，羅馬教廷便稱他們為「現代主義者」，或「新派」（modernists），後來他們當中亦有人這樣自稱。他們強調這些問題是必須面對的；教宗利奧十三世（Pope Leo XIII, 1878～1903）似乎頗鼓勵他們朝這方向努力。
羅阿西（Alfred Loisy, 1857～1940）是這個運動的領袖，他本身也是一位極出色的聖經學者，一生致力於把現代批判方法用在聖經研究上。1890年，他成為巴黎之天主教學院（Institut Catholique）之聖經教授。羅阿西認為，對「不斷追求知識的人」來說，現今之五經版本不可能是出自摩西之手，創世記頭幾章所記載的，也不是人類起源的可靠歷史；而聖經中的歷史書，包括新約在內，寫作得「遠比現代歷史書鬆散」；就是聖經之內，我們也可以看出教義有它發展的歷程。因為他上司失職，所以羅阿西在1893年失去教席，成了一間女童學校的院牧達五年之久。
到哈納克（Harnack{\LinkToBook:TopicID=537,Name=Harnack, Adolf}）*出版名重一時的《何謂基督教？》（What is Christianity？1900）時，羅阿西已經要交出他所有的著作，接受批判。說來諷刺，羅阿西交出的作品中，有些正是他批判哈納克對福音的了解太個人化，指出拒絕啟示文學（Apocalytic Litera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44,Name=Apocalyptic Literature}）*是不智的；不過有些地方他對福音的批判，又比哈納克更極端。羅阿西強調耶穌的工作，與教會的生活有一種連續性︰「耶穌預言天國（Heavenly Kingdom{\LinkToBook:TopicID=542,Name=Heavenly Kingdom}）*，而來到他們中間的卻是教會」（L'Evangile et I'e{glise, Paris, 1902）。不過，他把歷史與信心完全割斷，又在歷史的層面作出過多的讓步，令羅馬教廷不能接受。他在下一本書還是堅持這思想，結果羅馬教廷把他五本書放在禁書書目之內（1903）。我們可以想像，羅阿西是不能接受這樣的裁判的。羅馬教廷若不是看在與法國有某種政治上的關係，早就會把羅阿西革除教籍；但此事到1908年還是發生了。
另一個重要的人物，是美國耶穌會（Jesuits{\LinkToBook:TopicID=656,Name=Jesuit Theology}）*的提勒爾（George Tyrrell, 1861～ 1909）。若以羅阿西的標準來看，他不算是個學者，卻是天主教現代主義中最有恩賜的作家，寫了許多可讀性甚高的書和文章，包括倫理、辨惑學和靈修的作品（1897～1909）。在這些書中，他訴求的對象都是︰要基督教與「科學」結連起來，特別是歷史。後來他愈來愈直言無諱，批評羅馬教廷那種惟理及極權的態度。從1900年起，他與耶穌會的上司衝突加深，終於在1906年被趕出耶穌會。1907年他在泰晤士報（The Times）發表文章，批評羅馬教宗反現代主義的教諭（Pascendi），惹怒教廷，終於被革除會籍。
像羅阿西一樣，提勒爾反對教會看教義（Dogma{\LinkToBook:TopicID=373,Name=Dogma}）*是啟示的一部分，他強調「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*是一種經驗」，而教義則是人企圖說及此經驗而已。教義的功用不在乎教導思想，只在乎增進行善之心；宗教生活的要訣不在神學，而是禱告與愛心；而宗教真理要靠實踐作試驗；教義真理的準則要看它能否使人成聖。
對羅阿西和提勒爾影響最深的，乃是哲學家布蘭特爾（Maurice Blondel, 1861～1949）。在《行動》（L'Action, Paris, 1893）一書，他闡釋人的現象學（Phenomen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23,Name=Phenomenology}）*；他說人是整全的，活躍於社會中。布蘭特爾與拉博方尼（Lucien Laberthonnie&re, 1860～1932）合作，共同解釋為什麼我們可以看超自然（Supernatural{\LinkToBook:TopicID=1126,Name=Supernatural}）*因素，不是從外面強加在自然界之上，而是人一切行動背後所具的超越前設（transcendental presupposition）。超自然對人的屬物生命不是「外加」的，乃是可以由「遍在方法」（method of immanence），洞察出它是深潛於人內。
假如要說遍布於法國、意大利和英國之天主教現代主義運動，有什麼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各地的學者均認識馮．許格爾（Von Hu/gel{\LinkToBook:TopicID=1220,Name=Von Hu●gel, Friedrich 馮．許格爾}）*；他本身也是個聖經學者和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*之歷史學家，努力與各地之現代主義者接觸、通信，然後再介紹他們彼此認識。他像布蘭特爾一樣，能避免天主教會的革除會籍。
比約十世（Pius X）自1903年登位起，即不能忍受這些現代主義者的言論，認為它們是天主教會最危險的威脅。1907年的教諭（Pascendi）便警告人要防備「現代主義者的教義」；教諭還把現代主義者的面譜勾畫出來，說作為哲學家，他們的宗教哲學是建立在不可知論上；作為信徒，他們又拒絕承認啟示是命題式的；作為神學家，他們相信教義只能以「象徵」的形式來代表神的實體；作為歷史學者，他們不相信神蹟；作為批判者，他們相信聖經只是人宗教經驗的一個撮述；作為護教者，他們只在推廣宗教經驗（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）*，不是鼓勵人接受宗教真理。教諭稱現代主義為「一切異端的大聯盟」。自1910年起，羅馬教廷要教士起誓，必須與現代主義劃清界線。羅馬天主教直到梵諦岡第二次會議（1962～5）之後，才再重拾自信心，敢於以批判角度研究聖經及基督教的起源。
另參︰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（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3,Name=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}）；

英國現代主義（Modernism , English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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